
南陽青春夢
妳不曾忘記城市裡的那條街，永恆的街。

短短數百公足之間，那熙攘人群的味道和永遠濕濤的雨季。

雖然妳屢屢欲試圖遺忘，而青春過剩的偏執與焦慮，卻不預警黑壓壓地朝妳

撲來。夢中的妳都是喘息不安的鏡頭，即使從恐懼中清醒，仍驚魂為甫而冷汗直
在三I
目。

多年以後的妳，總是在回神後，慶幸巳渡過那個黎明未至的階段。

妳每天總是走著同樣的路。橫互於台北車站與大亞百貨之間的天橋，被妳調

皮嘲笑的「奈何橋」 o 妳每每揚著腕中手銀，步履匆促、連續跨越幾個階梯，像

是昭示著名落孫山不完整的人生﹔天橋的出口，便是人與獸的分界了。

妳無法忘懷的南陽街與正值十八的妳。

七點十五分。妳與一群沒有臉孔的靈魂，遁入俗世紅塵裊裊深處，練功。

這裡從來沒有溫暖的陽光，強烈的日光燈與冰凍如南極的冷氣，狠狠照耀妳

缺乏蛋白質的臉。打從九月初妳就到這兒閉關，灰色建築外觀與別棟無，卻別有

洞天﹔，一條小徑支撐整棟教室，屬於現實以外的世界。妳想起武俠小說中所描

述的，得道的高憎或欲報血海深仇英雄好漢，重出注湖時也要七七四十九天煉丹、

九九八十一回取經，方能苦盡甘來。而妳僅幾個月的機會成本孵育怎麼都合理、

划算。

妳直直走入貼滿標語的空間。端正的標楷體書寫「有志者事竟成」、「燕鵲焉

知鴻鵲之志」等堅定人心的中國古諺，宛如這才是通往天堂必然之路。

容納二百五十人的教室。妳坐在前方。

聽課。考試。讀書。吃飯。休憩 o 妳按部就班的生活通常不超出五十五公分。

沒有名字，只有數字。這個禮拜妳編號第三十五。

通常，妳會很努力配合名山大師表演，九大名派各家所長的傾囊相授，很快

地就身陷注湖中的華山論劍，刀光劍影，誰與爭鋒？底下的妳如影追逐。注意，

這段重要喔！一道白光劃開黑板，驚天動地，盤古開天。權威的口吻，妳趕緊在

潔白的講義上補上一條紅粗線。

「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0 主義佬忿憤去下粉筆，評斷起領導人在台海危

機中的處理，仍持續孤臣孽子式的炮聲隆隆。那是傳聞中的補教天王，安置妻／扒

在溫哥華，空中飛人般每月固定來回太平洋，外加在台的香車美人。妳可以理解

那種心態，股票、房地產被套牢的滴血痛切，但還是不免低估：頂多聯考取消，

頂多流浪北大荒﹔妳總是以一種終南山或五台山雲靄裊裊的姿態，俯視腳下的云

云眾生。

有時，妳也會禁不住周公的召喚，在鹹溼笑話中昏昏欲睡。妳趕緊掏出書包

中的綠油精，薰抹人中與太陽穴，濃郁的味道讓妳禁不住乾咳了幾聲，甩甩疲憊

打目屯的頭。小小默念著：自己跟周遭的高四生與眾不同，是要來雪恥、洗刷屈辱，

要揚眉哇氣的。『篤志力行』’妳在筆記本上以一種巫術儀式奮力寫道，看著看著

也不自覺地笑了。
但今天，妳可以明顯戚覺到不一樣，有種氣氛在看不見的角落慢慢醋釀、滋

長。教室後面陣陣喧囂鼓討論之聲，吸引了妳的目光。待下課鐘響揚起，妳還特

別繞道往後門走出。年輕男孩散發古龍香水，別出心裁打扮像隻隻熱J情洋溢的公

雞，花枝招展。還不就是希望在冬季中最寂寞難耐的求偶日，冀望能一鳴驚人。

妳又垂下頭走入休息室，故作矜持曝飲三合一咖啡。﹛象想什麼似的，眼光飄

浮，無視身邊形形色色來往的人群。



他朝向妳走來。妳知道的，在後方熱鬧男生群中比較沉默不語，看起來較成

熟、內斂的那一位。

而今﹛也就在妳前方，有些慌張，吞哇的話語在喉嚨關節上結疤。

妳凝視他，並閃著疑惑的表J情，帶著中世紀修道者特有清純虔誠的尊容，遲

疑著尚未開口答覆，對方硬是把邀請意圖活脫脫給嘸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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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眼睜睜看著有心人士落荒而逃的窘態。轉身折回座位，眼角浮現細微的笑

星期六的下午，妳依舊前來自修。在（若大的空間裡顯得異常行單影隻。沒有

恭逢其盛的失落，彷彿是歷史上重大事件的缺席﹔莫名的J情緒就這樣地湧出。妳

揉揉乾澀的眼睛，停止右手來回擺動。

闇上課本。妳趴在桌椅上，冰涼的木質底下，好像真的有股音響喇叭來自不

遠之處，轟隆隆地在遠企在紀念堂或在總統府前，銀色世紀末的美麗慶典。如潮

汐似的群眾隨著舞台上大牌小牌歌手唱著不知所云的流行歌，紛紛在資本主義歌

舞昇平底下扭腰擺臀的，青春盤據佔領的街頭。妳持續杜撰，角落裡還有公主與

王子萍水相逢的愛J情呢。

妳想起不久前收到的高中同學聖誕卡，妳把它們用黑線咽綁成一袋，全壓在

抽屜的底層。內容不外乎是詳述大學生活的美好：社圓舞會迎新活動喲，或對不

確定性生涯規劃的預期。

妳的身旁佈滿一粒粒裝滿氫氣的熱氣球，對未知世界探頭探腦的。

惟有孤獨的妳，還在演算外星球的符號。週圍沒有可談天說地的朋友，只有

讀不完的講義與參考書。哈利路亞，平安夜 0 年輕勃發，妳就這麼地被整個城市

歡愉給遺棄了。

也只有到了這時候，年少的妳才承認：自己也不過是凡夫俗子一名！

崩潰。妳忍不住就快要哭出來了！

最後忘記是怎麼走出大樓來的。妳戚到冷，摩擦著僵硬的手指。走在城市的

夜，冷風颺颺地與妳正面交鋒。妳諾諾：多麼凜﹔列與荒涼啊！依稀自己是童話中

徬徨且孤立無援的賣火柴少女，本能性地尋求溫暖庇護。

妳盲目地走著走著，穿越那條現今冷清的大街。妳搖搖晃晃地走在路中央，

除腳大喊：「填鴨教育！」、「什麼百年教育，竟是狗屁一堆！」一種別於妳平常

的循規蹈矩。路燈映著妳蒼白的臉，斗大的廣告看板明明滅滅閃爍著，兩旁盡是
拉下的鐵門。妳走累了腳癱下來，呈現某種虛脫混沌的戚覺，隱約地看見遠遠風
中搖擺的燭火，那是在街尾賣蚵仔麵線的小販。妳不自覺地起身奔去﹔那僅有的

光明，卑微地彰顯上帝的存在。

然明天妳繼續準時上下課。頭低低地埋在書本堆裡，若無其事，維持別人眼
中慣有的冷漠。

當然偶爾，妳也會抬起頭來，怨煩整條街的窒悶。

妳好餓好餓，像是新聞中才會出現的遠方難民，咕嚕咕嚕地憋了好久的饑腸，
似乎需要徹底解放，於是妳竭盡所能一路到底的吃。從頭到尾：香腸、肉圓、臭

豆腐、香雞排、珍珠奶茶 族繁不及備載。妳戚到萬分的急迫與痛切。惟有嚼

日哎，找尋舌蕾之間最熟悉的味道，回歸最初最原始的生理需求。這時候的妳是隻

快樂小白老鼠，可以暫時地忘掉苦痛，忘掉責任。即使，沿途胃酸哇得湘瀝嘩啦，

路人為之側目﹔風雲因而變色，草木因此寒悲。
那末再拐個彎，跳上潮濕的 236 公車吧，讓小街繼續往羅斯福路延伸、拓寬。

每月固定猶如回教徒忠誠的朝聖，著眼前變他的景觀，呆滯的眼神也逐漸清晰而



明朗，心是亢奮的激昂的，面對所妳鍾愛企盼的學術殿堂，在夢中、在「我的志

願」裡不知出現了多少回，可妳封塵甚久的壯志又被點燃又要沸騰了。儘管這是

妳熟悉的地帶，但彷彿錯失任何進行中的時間，都會成為生命中的一種遺J騙。李

遠哲 o 彭明敏。陳水扁。馬英九。白先勇。妳一字一句的唸著支配社會的菁英。

夢想，不再輕飄飄，宛若伸手可及啊。

而妳也從來不擔心何時該下車的問題。要不就繼續讓它開，到指南山麓招個

手，終安穩地抵達終點站。金黃餘輝所妝點的動物園，望望眼前正出園回家的幼

稚園學童，伸個懶腰，跟司機老大道聲謝謝，然後再心滿意足地下車。呵，最長

的一條路。

百般無聊午後，一場充實的旅程。
藉由這樣宗教色彩的儀式，好提供妳具體渴望與想像場景。編劇般的妳期許

且默禱，就在不久的將來，噢不再過幾個月，妳就可否極泰來、抬頭挺胸，就可

跟漫遊在公館的學子一樣意氣風發﹔創造自己的命運奇蹟哩。妳繼續馳騁：讓妳

別上杜鵑花朵沿大學城走三園都願意哩！

可惜這些都未曾實現過。

妳在中部渡過安祥的大學生涯，並且走出天朝京城的範疇，屬於台北盆地以

外未開他的境外之地。


